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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境探讨
********************************************************************
香港渔民的福音事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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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启德
(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2007年度道硕毕业生)
引言
         若问那些人吃海鲜最多的？我相信是渔民（俗称水上人）。我是香港的渔民子弟，几十年来尽量自我隐藏身份，因为耻于告诉别人自己是渔民世家子弟；直至近年神不断把无数的渔民和亲友—那 些尚未得听闻基督的拯救福音、尚未接受基督为救主的失丧灵魂，重重地放在我的心里，我才很自然地向人表明自己是渔民子弟。神使我认同他们及肯定自己的身份。我选择香港渔民作为福音未得群体的研究，一方面是我开始对他们有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海上作业及休业的香港渔民仍是一个数目相当大的群体，而 这个群体现在是被忽略的一个福音未得之民。
香港渔民的历史
         香港水上居民主要包括三个基本方言群体：客家人、鹤佬及蜑家人（蜑音「旦」）；他们以船为家的渔民，也有住在海边排屋的渔民。据统计，香港开埠初期人口约五千六百五十人，其中水上人就有二千。渔业是19世纪初香港主要的经济基础之一。以1841年时赤柱为例，赤柱村是全岛最大及最重要的村落，常有为数三百五十多艘大小船艇在此停泊；可见当年赤柱是一个繁忙的渔港。
         香港仔位于港岛南面的心脏地带，覆盖范围由海滨公园至鱼类统营处，是一个船只停泊的安稳之地。香港仔的渔民人口自开埠初期便迅速上升，至1934年约有一万五千人，日本侵港时很多渔民走难，令人口骤降。到1949年后，大批中国人涌到香港，在短短十年间，渔民人数多达一万人。　 
         自六十年代起，住家艇和棚屋大量出现，生活用水、卫生条件很差。后来政府决定兴建屋邨，如鸭利洲邨、华富邨和利东邨等，从此不少水上居民迁移到陆上居住。渔农处于70年代，在香港仔石排湾设立研究总站，负责本地及南中国海北部之生物研究，有助稳定此处的渔业。80年代，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渔船装备更趋现代化，渔船变成一年四季都可捕鱼，并可进行远洋和长时间的海上作业。踏入90年代，不少渔船改善船身设计，发动机使马力加强，又有先进捕鱼设备，大大提高远洋捕鱼的能力、技术和效率。1996年，该处约有四百多艘远洋渔船，亦有拖网渔船、钓艇及刺网艇等，余下主要是在近海作业的渔船，包括刺网船、钓艇、围网船等。 
         近七、八年香港渔业出现衰退的现象。由于渔业没有固定收入，又经常出现亏蚀，经营十分困难，再者上岸的渔民日多，他们多数选择放弃渔业工作，渔民数目持续下降，渔民均对前景表示悲观，恐怕渔业将会成为式微行业。
I.        渔民的民生经济
         渔民本是流动人口，世世代代都是以打渔为生，没有多受教育的机会，没有固定的「邻居」及「社群」。香港主要的「鱼市场」─买卖鱼获的地方，是在长沙湾、青 山、香港仔、筲基湾等地；比较大的「拖艇」（网艇）、和「虾艇」都是在这四大渔市场卖掉他们的鱼获。较大的渔船出海十天或以上，视乎鱼获的数量和天气的情 况才决定回港口的日子。一旦遇到天气变坏或将有台风接近，他们便尽最后的努力，希望能获取更多的鱼获和更高的价钱，所以有机会便在风浪中「搏杀」，不怕沉 船的危险。当鱼船平安回到香港时，他们认为那一个鱼市场的价钱好，便会在那个港湾停留数日。因此渔船的流动性非常高，除了一些拥有稳定在某个港湾的「住家 艇」渔民，他们的渔船通常都会停泊在「住家艇」旁边，其它的渔船都会随处找寻可泊的港湾。
         近三十年，香港急剧发展，沿岸大事填海，很多渔民都迁上陆地居住，加上工商业发展吸引了不少年青的渔民在岸上工作，他们旧有的生活方式已逐渐消失。然而，极大多数的渔民，特别是50年代和60年代出生的渔民，他们都维持打渔作业为生（或是待业）。 他们住的岸上地方，就是原有的港湾，例如南区香港仔的石排湾邨、渔光邨、香港仔中心、鸭脷洲邨等，和其中许多的居屋，住的大都是原来的水上人。其它的港湾 如筲箕湾、长沙湾、青山湾、西贡、窖西洲、长洲、坪洲等等，仍然有许多渔船停泊在这些海湾内，而渔民则住在海傍的住宅。有老一辈的渔民透露，他们无论如何 搬迁都不会离开海水的范围，因为海就是他们的生命。有些渔民是成功转行了，但仍是在海上作游艇的生意，西贡的渔民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据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的统计，而现时仅有基督教的教会，只有香港仔浸信会、鸭脷洲浸信会、及宣道会等三数间，聚会人数共只有数百人。至于鸭脷洲海面传道会的堂址，已经荒废及等待拆卸有十年之久。面对这大群福音未及之民，我曾问：主啊，我可以作甚么？，香港现有4,150艘 渔船，约一万人从事渔业，但是有数以万计的工人是从珠海一带随同渔船在船上工作，他们不用身份证，也不住在陆上，因此难以统计。除此之外，在陆地散居屋邨 十多万的渔民，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是属于渔民小区的群体。虽说过往的一百年有不同的宣教士及机构在渔民中服事他们，但除了新一代的渔民子弟外，原有的渔民仍 是「文盲」的一代，渔民仍是福音未及的群体。单是香港仔及鸭脷洲的流动渔民及岸上居住的渔民，便有几万人
II.       语言和教育
         蜑家话是香港水上人家的主要方言，由于过去蜑家人多受陆上人的歧视，因此这种口音也成为了被人看不起的口音。过去蜑家人多聚居在香港岛的香港仔、九龙的油麻地、新界的西贡等地的避风塘，于市区的蜑家人在1970年代中开始移往岸上居住，至今只有西贡等少数小渔港有保留蜑家口音的蜑家人。
         旧有的渔民多数是「文盲」，知识水平较低，原因是子女自少便要帮助出海捕鱼，无暇上学接受教育。然而有些父母都希望下一代能够改善生活，故此鱼类统营处成 立初期，在香港仔设立两所学校，一是田湾的鱼类统营处工业中学（现工业中学已拆卸，不复存在），另一所是鸭脷洲小学，两所学校约有学生一千五百人，大部份 是渔民子弟。渔民学校为渔民培养不少人才，知识水平提升了，改善了渔民的生活；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渔民学校已所剩无几。
III.     宗教信仰
         香 港渔民敬鬼神而远之，日月星辰、天地禾土，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他们膜拜的对象。岸上渔民在门口供奉土地神，他们用木牌或石头当作「土地公」来拜。渔民相信 门口「土地公」可以保佑人口出入平安，禁止妖魔鬼怪进入屋内。可笑的是，这个土地公常常被人误踢误践，出入的人要常常向其赔不是！
         渔民世代供奉祖先「灵位」，有照相的便用相架放在「神台」上，没有照相的便以雕刻作为供奉对象。早期逝世的渔民，因没有坟地，所以船经那一个山边，遗体便被草草埋葬。清明节时，子孙只可以凭记忆「找回」祖先埋葬的地方，因此往往是胡乱「搵山拜」。
         渔民「问米」（用「灵媒」请来死去先人的灵魂谈话）尤其盛行，往往导致邪灵缠身，为害数代。南区主要偶像势力有「天后」（华富村、香港仔、鸭利洲及黄竹 坑）、观音（浅水湾）、洪圣爷（于鸭利洲大街每年有封路出巡）、大王爷（黄竹坑、香港仔）、大圣庙（香港仔）等。渔民每年最大事庆祝的「诞期」可说是「天 后诞」，期内有戏剧（俗称「神功戏」）免费供人观看。「天后诞」是渔民的节期，沿至今日，仍是香港一个大节期，影响着普罗大众，可见香港的「渔民根」是多 么的深。
IV.     权力架构
         渔民的社会是属于男性主导的族长式家庭管治，最高的权威是父亲。父亲在世时，无论子女的年龄或婚姻状况到达那一个阶段，在财政及生活上都是要听从父亲。父 亲一旦去世，纵使母亲尚在，父亲的家产便会由儿子们平分；无论是未出嫁或已婚的女儿，是没有分家产的权利。虽然分了家产，但各人都有共同责任，在生活上去 供应在生的母亲及未婚的姊妹。当然，女子通常一到适婚年龄，便会被安排出嫁，没有选择的权利。
         因此，当作家长的归信基督时，全家的成员都有可能跟随信主。这种权力架构虽然随着时代及社会的变迁而有所改变，然而长兄为父、长嫂为母、父母兄弟的长幼之序，在渔民的家庭里仍然分明。
V.       思想模式与价值观念
         渔民在海上生活，没有「土地」的观念。他们认为有水就有生机，他们的产业都是从海而来，因为有了渔获，就有钱买船、造船。另一方面来说，有了渔船作为维生 工具，他们便可以安居乐业，甚至可以添置一艘「住家艇」，那就是他们安身之所。因此，早年一些放高利贷的「贵利」趁机以「东家」的名义，帮助一些「可靠」 的渔民置买渔船；所借给的款项，于每次在渔市场卖鱼时扣除三、四成利息。每次除净本息后，收入只有四成，但渔民都甘心乐意付出，因为他们认为是有人看得起 他们、信得过他们，才贷款给他们。况且，渔船认为自己不用出钱而拥有一艘船，对他们来说，这是「东家」的恩惠。
         因此，渔民对事物的看法是多重情过于重理，这根源于渔民的教育知识水平普偏低，往往被人利用及被取利也不知道。上述例子数不胜数，例如靠「中间人」买船、 买屋，只给对方现金，其它手续一概不知晓。在交易中，往往给「中间人」瞒骗，「混水摸鱼」。比较「有良心」的，只会从中取利；埋没良心的，便会「钱入光棍 手，走夹唔透（夹带私逃）」！
VI.     渔民福音工作概况
         渔民可说是社会上的边缘群体、被忽略的一群。然而，基督的爱与关心并没有忽略他们。在香港，不少专门向渔民传福音的堂会及宗派，例如香港仔浸信会（1905年）、五旬节圣洁会（1909年）、海面传道会（1911年）、便以利会（1914年）、中华完备救恩会（1955年）等。这些教会大多位于香港渔民聚居的小区，如香港仔、铜锣湾、筲箕湾、大埔、西贡、油麻地、长洲、塔门等。
         新中国成立前后，总部原设于广州的华南水上基督教会（South China Boat Mission，1909年），其中「布光」、「阐光」及「恩光」三艘福音船于1949年九月先后抵港，停泊于油麻地、香港仔及铜锣湾避风塘，延续向水上人传福音的异象，后易名为「东方水上基督教会」。
         香港南区往日是一个重要渔港，渔民数目众多。对教会而言，很有传福音的需要和价值。但渔民是流动人口，长时间在海上作业，既不会长期逗留在一个地方，也很少 到岸上活动。教会实在不易开展传道的工作。因此有人想出一个灵活的传道方式，就是发展「福音船」，进行海面传道。「海面传道会」于1920年在鸭脷洲开办义学，教渔民子弟读书识字。此后十年，逢主日福音船便到别处布道，会友便在义学聚会。该会还为渔民种牛痘，并先后在岸上设立诊所赠医，使求医者有机会听道。这项服务至政府设立医局后才结束。
         现时在香港仔及鸭脷洲地区作传道的教会，有田湾的宣道会华基堂及华贵堂、香港仔浸信会、鸭脷洲浸信会及宣道会。但这里是广大的禾田，作工的人稀少，渔民福 音工作可说是当务之急。一方面，渔民具有独特的文化、生活以至信仰传统，教会及差会如何针对这些独特的群体开展福音工作，并予适切的牧养及教导？另一方 面，随着香港渔业的式微，渔民群体如何及怎样面对急剧的社会变迁？教会及差会在这方面又扮演怎样的角色？渔民教会如何在社会转型中重新立定使命方向？这些 都是值得我们作出反省的。
VII.  福音策略之反省
A.        群体意识
         渔民的家族结构薄弱，基于是流动人口，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凝聚力不大，各自谋生，逐水而居。那些被政府安排在屋村或自购岸上物业作居所的渔民，虽然经过数十 年的生活变迁，他们的渔民身份意识仍然是十分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小区，却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维持对「天后」、「土地公」、祖先「神位」等的膜拜。因此， 基督的福音要进入个别渔民的家庭，可以说是与偶像和邪灵的对垒。
         根据西贡渔民的报导，西贡有八成的渔民是基督徒。原因是在70年 代，有一位传教士在他们中间，运用「权能布道」，多人经历从邪灵的捆绑中得释放、危疾得痊愈，于是风声传开，甚多渔民信主。然而，信主的人很可能把耶稣基 督当作能驱邪治病，比天后、土地公、黄大仙等偶像更利害的神明而矣。因此，许多「信徒」仍然依然故我，教会崇拜可有可无，没有真正悔改得救的经历。传道 者、教会、及差会如何在渔民中建立真正的基督徒群体呢？
B.         福音策略
         过去一个世纪，海面传道会及浸信会等在水上人的传道事工，已经立下美好的根基。当年渔民集中在渔港内，成为传教士广大的福音工作目标，福音船及社会福利服务成美好的福音桥梁。经过近代的人口变迁，都市化及经济的转形，原有的渔民群体也同时受到冲击而变更。
         今天要在渔民中建立基督的教会需要两方面进行：一方面是在流动的渔民人口中宣扬基督福音，另一方面是在散居岸上的渔民家庭传扬主爱。可幸的是，已居住岸上 的渔民，都是集中在原有的海湾之内；而出海的渔船也是停泊在居住的海湾内。因此，在过往原是渔港及渔船聚居的海湾，今天同样是昔日渔民的集中地。他们没有 改变原有的民间宗教信仰，群体意识也没有多大改变。反之，面对都市代的社会及新迁入的都市人士，渔民都是自卑的一群、被看为低下的基层人。因此，基于上述 的渔民群体概念，传道人可以采取以下所建议的福音策略，作为建立一个基督福音的渔民群体：
1.   传道者需要对渔类、海产、渔民的生活形态等有认识，方能与他们打开话题及建立友谊。
2.   在海上向渔民派发福音单张、作个人布道等，需要先考取合适的船主及「大偈」（即机房维修）牌。一艘快艇及牌照犹如岸上的汽车及驾驶执照同样重要。
3.   海上渔民与一些岸上人士一样，手提无线电话是唯一的通讯方法。因此，要与渔民建立友谊，必先与他交换无线电话号码。记住要常常与他联络，知道他的行踪。
4.   与教会合作，定下一些日子，特邀一些可联络上的流动渔民及岸上渔民，作福音预工的活动，例如野餐、烧烤、茶座、健康讲座等。
5.   与政府合作，在渔民的群居地区，举办一些渔民的历史展览，藉以赞扬渔民在香港历史上及经济上的贡献。这样可以提高渔民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并提高渔民的自尊。这是引领渔民群体悔改归主重要的一步。
6.   引领渔民离弃偶像及祖先膜拜的传统而归向真神，传道者最好能运用权能布道的恩赐，帮助他们脱离邪灵的辖制和影响。
7.   新一代的渔民青少年子弟，有许多成为家庭及社会问题，例如毒品猖獗、帮派打斗等。教会与小区服务社合作，一方面可以为这些青少年提供辅导，另一方面可以举办多些青少年活动来吸引他们，从而提供听信福音的机会。
8.   在许多屋邨内，有许多年长的渔民在晚上聚集在广场、公园内聊天，细说当年往事。他们正等待神福音大能的拯救，教会需要动员爱神爱人灵魂的肢体，晚上牺牲一些 时间出来向这些渔民长者传福音。他们更需要有耐心地去聆听长者的心声。这是一个长远的福音工作，因为渔民长者占有三成的人口。
 
结论
         渔民占了香港历史重要的一页，可是他们是往往被忽略的一群。渔民是一个庞大的福音未得之民，有待香港各教会及差会差派适合的人，去到他们中间撒种和收割。 渔民一部分生活在流动的渔船上，一部分散居岸上，是一个广大的禾场，不容易收割。然而，万军之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基督的福音要传遍普世万民，外邦人的数目要添满。神所找的，是对衪呼召的回应：「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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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关渔民的风俗、家庭权力架构、思想与价值观等，是按照笔者的亲身体验而作出的描述。
[9] 香港宣道会区联会月刊《宣讯》第 43 期，2003 年 7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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